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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二回  此地空餘黃鶴樓此地空餘黃鶴樓

　　丁一隨尤華金走入客廳，見尤太太氣呼呼地坐在沙發上，左右各有一個衛兵看守著。尤太太一見丈夫就大罵：「老不羞！那個

婊子臉蛋都開花了！看得過癮吧！」　　尤華金一揮手，兩個衛兵行了軍禮便出去了。他嘆口氣，說：「算妳狠，天下美女多的

是，這個不行了，我再找去！」

　　尤太太冷笑道：「老娘手上有刀，來一個我破一個！」

　　尤華金知道鬥不過女人，口氣軟了：「妳這是何苦呢？我對妳不錯呀！」

　　尤太太說：「不錯？哼！如果不是我老哥撐腰，你會買我的帳？」

　　尤華金說：「神醫在這裡，先給我看病吧！」

　　尤太太這才看了看丁一，不屑地說：「什麼神醫？他胡說八道，說要用那賤人的尿給你我醫病！」

　　尤華金大驚，問丁一：「真的嗎？人尿也可以治病？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尿療是八珍古方之一，不過只延長五年，不用尿也可以。」

　　這時，去死牢放丁一出來的那人走進來，在尤太太耳邊說了幾句話。她一聽，立刻跳起來，指著丁一的鼻子，說：「你那金錁

子從哪裡來的？」

　　尤華金也驚問：「金錁子？還有誰有金錁子？」

　　丁一不擅說謊，只好說：「是我向財神爺借的。」

　　尤華金大怒：「混蛋！你跟我說鬼話！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不是鬼話，是伏魔大將軍告訴我的！」

　　尤華金嘿嘿笑道：「什麼時代了？伏魔大將軍？你作死！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不管什麼時代都有神有鬼，比如說這屋子裡到處都是你們殺害的冤魂，只是你們看不見而已。」

　　尤太太說：「別唬人！有本事叫出來給我們看看！」

　　丁一無奈地說：「何必呢？嚇壞了你們，又要我來醫。」

　　尤太太說：「笑話！天下真有冤魂，我一定燒香唸佛！」

　　這種人還有什麼好說的？不如嚇嚇他們，讓他們少作惡也好。丁一一捏法訣，口裡唸唸有詞，屋內光線一暗，立時凄風慘慘，

愁霧密密。果然面前出現了幾十個惡鬼，有的無頭，有的斷肢，也有青面獠牙的，看上去恐怖異常。夫妻倆嚇得四肢酸軟，東躲西

藏，呼爹喚娘不止。

　　丁一忙說：「不要怕！這些只是鬼魂，不能傷人的！」

　　尤華金到底是條漢子，乍著膽子問：「真的？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當然，不然你們怎麼能活到今天？」

　　尤華金又問：「連你叫他們害我們也不行？」

　　丁一點頭說：「是啊，鬼魂只是一些殘餘的穢氣，你不怕他，他反而怕你！」

　　尤華金說：「那你叫他們走吧。」

　　丁一略一作法，鬼魂果真一一散去。

　　尤華金窩了一肚子氣，至少病鬼是被嚇跑了。這時惡向膽邊生，喝道：「好極了！來人呀！把這個放鬼的傢伙綁起來，送到審

查隊去！」

　　門外立刻進來兩個衛兵，把丁一兩手反綁，問：「什麼罪名？」

　　尤華金說：「管他什麼罪名！嗯！等等……放鬼罪！」
　　丁一放鬼的事一下子就傳開了，不管信不信鬼，但是人人怕鬼。尤其是心術不正的人，聽說丁一能「放鬼」，就感到恐怖不

已。雖然審查隊中有人認為放鬼是「迷信」，審判的人卻一律「科學」地相信「有鬼可放」。為避免被丁一放鬼，經辦人不敢聞

問，立刻把他送到邊界一座三不管的勞動營。

　　勞動營負責人一看公文，嚇了一跳。這個地方冤鬼實在太多了，真有人能放鬼，豈不天下大亂？他連想都不想，立刻吩咐手

下，把同時押來的囚犯全送到山邊的「蠅池」，徹底消毒消毒。

　　這個消毒場所其實是一個巨大的糞坑，只要把犯人往裡頭一扔，那些白白淨淨的蛆蟲，就會把一切毒害消除盡淨。

　　丁一等七人被押解到一道臭水溝前，那刺鼻的腐臭及溲氣，早把人薰得暈頭轉向。押解的士兵一個個捂著鼻子，用槍托在犯人

背後猛推。蠅群漫天，嗡嗡不絕，眾人揮手護頭，踉踉蹌蹌地跨過骯髒不堪的陳年污穢。

　　不一會，一行人來到一個丈許的方形糞坑前，坑中白白的蛆蟲夾雜著黑黃的穢物，上下翻攪個不停。眾人還沒弄清究裡，已被

身後槍托一陣猛擊，後推前擁，在鬼哭狼嚎中，統統跌落坑內。

　　丁一在最前面，墜入坑後，方要站直，便被後來者又壓了下去。他覺得不妙，趕忙閉目含氣，全身放鬆。但覺週身奇癢，蛆蟲

遇孔即鑽，他本能地張開雙掌，使出「捧天關」的招數，中指塞入耳洞，並以大拇指捂住鼻孔。

　　其他的人原本就已驚惶失措，有的還在嚎啕吶喊，這一剎七竅立即塞滿軟軟滑滑、蠕動不已的小東西。兩隻手根本不夠用，東

揮西抹，顧此失彼。這坑深過人肩，四壁濕滑高陡，根本無從攀爬。幾個人慌亂地掙扎，有的沉到坑底，吃了不少穢物，胃中翻擾

直嘔。有的拼了命，好不容易才站起來，卻成了一座蛆丘！

　　丁一本想以法力自助，轉而一想，這本是劫難，除了忍受別無他法。再說他先前一時不忍把大將軍召來，結果帶來的麻煩更

多。好在平日修煉，龜息原是基本課題，只是這沼氣令人難耐，再加上心頭作噁，真是百般煩苦。

　　他定下心，雙腳觸地，身體挺直，只是個子矮小，無法把頭伸出糞表。他感覺下面有些硬物，或長或圓，正好供他墊腳，剛好

露出頭來。他用力甩開臉上蛆蟲，睜眼一看，其他幾個人的慘狀簡直不忍卒睹。

　　不論自己是否連累諸人共遭糞劫，在修道人的立場，總不能見危不救吧！當下丁一手捏咒訣，暗派六丁六甲，暫將那六人的耳

鼻護住。他則兀立坑中，環手抱頭，一任蠅蛆相侵。

　　這樣持續了十幾個小時，直到第二天天色大明，大家僥倖都保住了性命。

　　不久，丁一聽到坑上有人大呼：「奇了！人還沒死！」立刻有人跑過來，丟下繩索，把他們都拉了上去。七個人先被丟到一個

淺水池塘，洗了個污水澡，接著又用水龍頭沖洗半個小時，最後都被押到一個地窖裡。

　　這個地窖用木柵隔成十間牢房，丁一這間有五位囚犯，擁擠不堪，要彎著身子才睡得下去。鄰間牢房較大，只關著一個壯碩的

中年人，眾人叫他連副。丁一聽說，這人真正的身份是緬甸游擊隊連長。

　　丁一覺得奇怪，麗江縣的連長神氣極了，這位怎麼還來坐牢？是不是也宣傳迷信？但人家到底當過連長，是見過世面的人，雖

說被囚禁，倒不如說是在此「隱居」。他吃得好穿得好，據說連住的也比打游擊時沐雨櫛風要強得多。

　　犯人都剃光頭，寒風吹來，冷颼颼的，倒是秋毫不興。至於各人身上衣物，則有如江南春景，柳絮柳條飛滿天，除了那位連



長，沒人有一件完整的衣裳。

　　原因很簡單，這裡是化外之域，地圖上沒標識，各國行政機構裡沒這個編制，臨時關著一些十惡不赦的待死之囚。偷毒品的、

殺人的，以及丁一這個放鬼的。他們之所以還活著，只因近日景氣不好，還沒有找到買家。

　　實際上，這裡是個私人屠宰場，由一些國際私梟所經營。常常有人來此收購「活體器官」，這些囚犯被豢養著，待價而沽。丁

一佔了身材矮小的便宜，買家挑高揀壯，沒有人看中他。久而久之，他也就成為這裡的一部分了。

　　一天，在衛兵荷槍實彈監視下，大夥在河堤旁勞動。連副一時閒不住，跑來跟衛兵「砍大山」，他們蹲在堤上，指手畫腳地好

不熱鬧。不料一陣狂風吹過，連副的帽子被颳走了，堪堪要掉落河中。在眾人驚呼中，一個小巧的身軀倏而迴轉，鷂子一翻身，輕

輕鬆鬆將墜物從水面撈起來。

　　連副總算開了眼界，他素來看不起這個鄉巴佬，從沒正眼瞧過他。這時卻睜大眼睛，問：「你這是蜻蜓三點水吧？」

　　丁一聽不懂，只說：「你看，沒點到水！」

　　連副接過帽子一看，果然滴水未沾，說：「小兄弟！你拜的哪一行呀？」

　　衛兵甲說：「連副，別惹他，他是拜鬼的！」

　　「拜鬼的？怎麼拜到這兒來了？」

　　衛兵乙擠擠眼說：「這兒鬼多，貨色全。」

　　丁一懶得答理，逕自回到隊伍中，一手舉起比他高半個頭的十字鍬，輕輕往前一推，只見火光閃現，一塊斗大的石頭就滾到一

邊了。

　　「老鄉，我要這小子，行嗎？」

　　「有什麼不行？不過行情高一點。」衛兵甲笑笑說。

　　傳說連副是押運兩百公斤鴉片被捕的，被捕是事實，分贓不均才是真相。總之，連副念念不忘的，是西山再起，當然「人才」

是他所不能放過的。

　　這裡通行的貨幣是「雲煙」，人犯的口糧還沒交到地頭，就被「大盤」換成「點蒼」。皇恩浩蕩，每人每月有三包點蒼，而一

根點蒼可以換一個地瓜。

　　丁一的「點蒼」都繳械了，這才被押送到連副的大房來。在微弱的菜油燈下，連副不禁懷疑眼下這不到五尺高的小鬼，值不值

得三條煙。

　　「你會什麼？」連副要檢點戰果。

　　「我會治病。」丁一說。

　　「窮病你能治嗎？」

　　「能。」

　　「咦！瞧你人小，口氣還蠻大的！你倒說說看，窮病怎麼治？」

　　「簡單，回山裡就不窮了。」

　　原來是個騃子，連副不禁搖搖頭，但是這樣才好，不會出賣自己。既然換來了，總要物有所值吧，做什麼呢？解解悶吧：「你

下象棋嗎？」

　　丁一搖頭說：「不會。」

　　連副大笑，說：「不會下棋！那還算是人嗎？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人，也不知道人有什麼用。」

　　連副大為高興，說：「人不是下棋，就是陪人下棋，你就陪我下吧！」

　　丁一還是搖頭：「我也不會陪。」

　　連副不由分說的擺起象棋盤：「簡單！你跟著我下就行！」

　　在連副的淫威下，丁一像是北京全聚樓的鴨子，白溜溜的送進去，黃澄澄的端出來。經過這一趟洗禮，他才算真正見了世面。

　　就這麼小小一個棋盤，兩人對奕，竟是包羅萬象。大如宇宙世局，個中的盛衰興亡，智愚迷悟展露無遺；小至人生心態，各人

成敗得失，恰是那一刻喜怒哀樂的寫照。丁一由局外一腳跨進，滿腔的迷團被朝陽一照，迅即消失無蹤。

　　下棋首重佈局，次在觀勢，最後才是用兵。所謂「當局者迷」，一般人下棋只計輸贏，哪還顧得了其他。丁一則不然，自下山

後一年半以來，雲霄飛車般忽上忽下的奇遇，簡直是一場噩夢，令他神智難清。現在，另一個迷離世界又在眼前展開，他決心體認

一下，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　　為什麼「車」可以橫衝直闖呢？為什麼「將帥」不能「出閣」呢？「砲」翻的奇怪，「兵」不能倒退也莫名其妙。最難理解的

卻是「馬」，他始終搞不清楚，為什麼有時可以從夾縫中「擠」過去，有時卻又被「拐」住，動彈不得！

　　連副從來沒有這麼窩心過，看丁一一臉愕然，動輒得咎的窘狀，他就神氣得像舉起巨螯的大閘蟹，恣意玩弄著面前的小蝦米。

　　連副不肯說明走棋的規律，他不停地斥責丁一愚昧，不是砲飛錯了，就是象過河了。當然，連副沒有輸的機會，因為丁一根本

不知道什麼叫贏。

　　只是大自然有其運行的規律，雖然「近水樓台先得月」，真正的月亮反而離「樓台」最遠。一般人學棋，經常先學規則，結果

就被規則所縛，思路便為棋「局」所「限」，所以稱「格局」有限。有人終生以下棋為業，其技不可謂不精。但是換了一個場合，

沒有熟悉的棋盤棋子，「棋聖」往往就無從施其技。

　　不服輸是人的天性，中國人稱之為「氣」。丁一並不在乎「輸贏」，也沒有什麼不服氣的，他只是急於吹散自己面對的「迷

霧」。一個月下來，人人只聽到連副爽朗的笑聲，卻沒想到丁一才是真正的受益者。

　　丁一先搞清了一件事，一局棋不只是一局棋，它是整體的一部分！一局的得失不代表最終的得失，但每個得失卻影響到人生的

一切。怎麼會呢？因為人心受到干擾，就把它記憶下來。自己會不會也受到影響呢？連副贏得高興不是壞事，挨他罵也不是苦事，

如果內心受到干擾，那自己就和連副一樣了。

　　其次，丁一發現全局的氣勢是一貫的，就像大自然的山水，渾然如一。但像連副以及一般人，每走一步，都只想到眼前的得

失。往往為了貪吃一子，把整局的形勢給破壞了，這樣值得嗎？

　　對了！每粒棋子都有不同的「性能」，人一樣，事物也不例外。一局棋就是限制在一個環境下的事件，每步棋的變化，皆是循

其性能自然產生。下棋若一任自然，因勢利導，便是一局活棋，否則只是死水一灘。

　　牢友們知道丁一受連副欺侮，紛紛出謀獻策。論棋力，這些臭皮匠全部加起來，也抵不過諸葛亮的坐下騎。但是對丁一而言，

不論對錯是非，至少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！漸漸地，丁一棋力大進，雖然還贏不了連副，但連副再也不能信口雌黃，說贏就贏了。

　　連副非常好勝，心中有氣，每步棋考慮的時間越來越長。只要丁一一催，他就破口大罵：「急什麼？這是死牢！你得陪我在這

裡下一輩子！」

　　丁一問：「那我能不能也下慢一點？」

　　「當然可以，你能想多久就想多久。」

　　這一來，丁一就可以和牢友們細細研商，結果連副考慮的更長了。



　　時日一久，丁一恍然大悟，原來在「拖」字訣下，可以廣聞多問，棋局經常鏖戰到兵卒互搏，高潮迭起。

　　有一次，連副在馬腳受「拐」的情況下，「硬」吃了丁一的一隻馬。丁一不依，連副大怒道：「為什麼不可以？規矩是我訂

的，我說可以就可以！」

　　丁一一氣，便把已死的「馬」放在連副的右角「車」位上。連副是個死心眼，注意力太過集中，除了腦筋裡的念頭，其他一概

不聞不問。下到最後，變成殘局，丁一卻多出一隻馬來！連副大驚，問：「你怎麼還有一隻馬在底線上？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那不是活馬！」

　　連副怒道：「什麼活馬死馬？在棋盤上就是馬！快下！」

　　這一局丁一贏了，是幾個月來第一次。連副怎麼都不能相信，但他想賴也賴不掉！一隻「臥巢馬」，不知不覺就把自己給

「將」死了。

　　丁一看到的是另一面，雙方對壘時，只要時間拖得夠久，就能讓對方緊張惶惑，以致神智不清，主題不明。於是他認真地運用

起「常拖、多問、回巢馬」這三招，每次都把連副殺得暈頭轉向，只剩下孤孤單單的老帥。

　　連副是個牛性子，越輸越氣賭注就越大，反正他的「貨源」沒有斷過，只是「氣」太足了，難以宣洩。這一來，丁一比連副還

「富有」，「點蒼」源源不絕地補給到所有牢友的肺中，連副的毛衣、軍褲、翻頂帽、大皮靴，都轉移陣地到了丁一身上。

　　除了這些勝利品，丁一還弄到不少陳年米酒，常時招待大夥，盡情一醉。連副則是越輸越不服氣，而越不服就越輸。

　　一天，連副總算想通了，老氣橫秋地說：「這樣不公平！」

　　丁一小心翼翼地問：「怎樣不公平？」

　　連副說：「我教你下棋的時候，是由讓子開始的！」

　　丁一痛快地說：「好，我讓你雙車！」

　　連副搖頭說：「用不著！讓我雙馬就夠了！」

　　丁一連忙說：「不，馬不能讓！」

　　連副笑了，說：「哪有這個道理？讓車不讓馬？」

　　丁一覺得自己贏夠了，便說：「老實告訴你，我的死馬可以當活馬用！」

　　連副一臉茫然，問：「那更奇怪了，為什麼不把死車當活車呢？」

　　丁一搖搖頭說：「車太重要了，死了也要供著當英雄！」

　　連副興奮地一拍大腿，說：「對極了！我也一樣！死了也要做英雄！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還是馬好，可以轉彎抹角，可以起死回生！」

　　連副發覺小個子意見多了，斥道：「胡說！車好！」

　　丁一只好說：「是，是，車好，那我讓馬！」

　　連副勃然大怒：「你想唬我！說好讓車的！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是你叫我讓馬的呀！」

　　連副說：「是嗎？讓車讓車！下棋下棋！這次賭一瓶酒！」

　　人一糊塗就喪失判斷力，像在夢中一樣，一個勁地做下去，無從判斷合不合理。丁一發現，豈止是讓車讓馬，像連副這種人，

在盤面上永遠只看到自己的棋子，心底下也只記掛著輸贏、賭注，就算下了一百年，棋藝的進境終是有限。

　　由於丁一常常賙濟衛兵，久而久之，衛兵也有意回報。一天，他們集資買了兩隻同樣大小、一白一黃的小狗。白的送給丁一，

當然，連副是非送不可，就送了那隻黃的。可是連副看中了白狗，丁一是可有可無，不負別人的心意就夠了。

　　養了小狗，丁一才理解到，在智力方面，人與狗的模式很相近。有些狗永遠學不乖，人也一樣，連副的棋力事實上已經輸了一

大截，他卻始終認為丁一不會下棋。丁一心存厚道，每當連副補給不足時，就讓他小贏數局，然後再贏回更大的賭注。

　　狗兒也一樣，小黃狗一進柵門，就撒了一泡尿，丁一輕輕打牠一下，抱到有草的地方。小狗懂了，自後再也沒有犯過第二次。

　　小白狗則不然，連副連打帶罵的教誨始終無效。每當牠解放完畢，總會耀武揚威地汪幾聲，接著就是連副的亂叫亂罵，人狗追

逐開始。有時連副滿腳狗屎，還繞著牢房追殺，最後狗是被臭打了一頓，而滿屋的屎尿，又得麻煩大家挑水清洗一番。

　　這種日子重複不斷，連副餵得多，小白狗長得快，屎也拉得多。連副叫罵的聲威驚天震地，而牢房中的臭氣也越來越濃。

　　終於有一天，連副散步回來，發現白狗失蹤了！當然，他大發雷霆，問東問西，沒有人知道白狗在哪裡。丁一把黃狗送給他，

他不肯要，他一直搞不清楚，為什麼這麼可愛的小白狗會自願走丟了！

　　牢裡還有一個寶貝，他只要吃飽了，沒事就蹲在牆角。工作倒是挺勤快，叫他就做，不叫他，天塌下來也不管。有好幾次，滿

屋子狗屎臭，人人都受不了，他老兄卻蹲在牆角，面對著那泡狗屎，好像發現一座金山一樣！

　　不僅是連副，丁一也開始觀察其他人。有個中年衛兵，整天無精打采，丁一很同情他，常常陪他聊天，他則口口聲聲抱怨沒人

替他寫家信。

　　牢中只有連副一人還有點文化，能認字寫信。丁一下了狠心，一邊輸棋，一邊向連副討教，只想代衛兵寫一封家信。

　　學了一年，丁一真能寫信了，立刻幫衛兵寫了一封家書。誰知道發信以後，衛兵更是可憐，一天到晚盼著回信，天天念著沒有

接到回信。

　　家書真這麼重要嗎？為了安慰那可憐人，丁一便天天寫，連續寄了十幾封，最後總算收到回書了。這下更糟，因為信上說，家

裡屋頂漏了，沒有人修理。結果他更是滿腹鬱悶，天天叨絮著屋漏沒人修。

　　有什麼辦法？有的狗靈巧，有的人樂觀，有的狗不開竅，有的人死心眼。丁一不斷的觀察，倒是體會了一點，如果不為別人著

想，人便永遠困鎖在心牢中，永遠只是一泡尿、一把屎、一局棋、一封信的問題，一點都多不了。

　　於是丁一放開胸懷，人人以坐牢為苦，他卻認為是個免費的學堂。他不斷觀察學習，人人都是他的老師，事事都是他的教材。

幾年下來，丁一敏銳的觀察力、虛心的態度使他受益良多。不論什麼事，也不論面對何方神聖，只要一經他的慧眼，多不過十天半

月，少則一兩個小時，他就能把別人的經驗及知識收進自己的寶庫。

　　也因此，他被冠上「吸氣大師」的雅號。和他相處久了的人，尤其是他後來收的學生，莫不對他敬懼有加，都說被他把氣吸光

了。

　　自師父離開後，丁一算計一下時日，已經整整過了三年。日子越過越輕鬆，有點像連副一樣，準備在這裡養老了！那麼「十年

災厄」又怎麼度過呢？

　　於是，在除夕的黃昏，丁一慷慨捐輸，衛兵牢犯一個個喝得醉醺醺的，東倒西歪睡了一地。丁一拿出連副的家當，在那雙油亮

的皮靴內墊上厚厚草紙，披上風衣。學著連副，大搖大擺地踱出了勞動營。

　　去哪裡呢？丁一感應到，那個叫尤大的老帳房，是他命中貴人。自從上次救了他，聽說他果真把錢還給尤華金。命是保下來

了，卻失去了原來那份優渥的工作，現在在西雙版納混日子。

　　丁一找上門去，尤大一看是他，驚喜交集，說：「恩公！您還……」
　　丁一笑答：「我還活著！」



　　尤大急忙張羅茶水，說：「您說得不錯，我發了點小小的橫財，現在做個小買賣，日子愜意多了。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你認識一位叫福特的美國人吧？」

　　尤大訝異地說：「您怎麼知道？」他突然想起什麼，立時打了自己一個耳光，說：「當然，您當然知道。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你告訴他，說我有筆生意，要跟他談談。」

　　尤大忙說：「沒問題，我馬上安排。」

　　西雙版納是著名的觀光景點，位於中緬寮三國接壤處，距離國際知名的毒品產地金三角很近。福特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，在這

一帶廝混多年，說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、緬語。他負責調查販毒組織多年，卻發現工作進行得非常困難。

　　丁一直接了當的告訴福特，說他有大盤毒販的情報，交換條件是給他美國居留權。福特高興極了，好奇地問：「為什麼不拿公

民權？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我要去美國學做生意。」

　　福特更奇怪了：「學做生意？那為什麼不要獎金呢？」

　　丁一問：「要獎金做什麼？」

　　「做生意要本錢呀！」

　　「不！學做生意要從無到有。」

　　「從無到有？小兄弟，這叫做夢！你懂不懂資本主義？錢賺錢！沒錢免談。」

　　「如果靠錢賺錢，那還用得著去美國學嗎？」

　　「你在美國有親戚朋友嗎？」

　　「沒有。」

　　「你有錢嗎？」

　　「沒有。」

　　「那你怎麼生活？」

　　「幹嘛擔心這些？」

　　「不擔心這些？那還有什麼可以擔心的？」

　　「放心，道法自然，一切水到渠成。」

　　福特實在猜不透這小個子心裡想什麼，不過他根據丁一的情報，一舉破獲了尤華金那幫人的大本營。尤華金已經死了，尤夫人

再嫁給那位司機。至於丁一，他順順利利地到了人地生疏的美利堅合眾國。

　　福特好心，給丁一安排在洛杉磯落腳，那裡中國人多，謀生比較容易。丁一因為已有綠卡，可以名正言順地找工作，也有最低

工資的保障。他一邊工作，一邊勤學英語，一切都是為了應師父所說「十年災厄」的劫難。所以他心無旁騖，刻苦自勵，不到一年

已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，完全適應了新環境。

　　有一天，他由補習學校出來，見到一個四肢健全的中年人，看起來神采奕奕，大剌剌地靠在牆邊，伸手向人求乞。路過的行人

都忍不住另眼相看，臭罵幾句，當然，也有好心人士丟下三兩個鎳幣。

　　丁一覺得奇怪，站在一邊觀察。那乞丐約三十來歲，西裝革履，全身上下乾乾淨淨的。他手伸得老長，的確是在行乞，但他專

向那些看上去條件不錯的人要錢。最妙的是，臉上一副譏嘲的神色，經常讓人覺得不給不是，給更不是！

　　不一會，一個中年婦女走到乞丐面前，問：「先生，看你一表人材，為什麼不找個工作做，不論做什麼，都比伸手向人要錢好

呀！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不論我做什麼，人家都會說我是神經病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「因為我是神經病。」

　　「既然你自己都承認了，還怕別人說什麼？」

　　「正因為是事實才可怕！」

　　「那你去醫院治一下嘛！」

　　「我不是才說過，不論我做什麼，人家都說我是神經病。」

　　婦人耐著性子說：「是呀，可是你是去治療的呀！」

　　那人神色不變，說：「我怕別人說我神經病呀！」

　　「你把病醫好了，就沒有人說你了。」

　　「果真把病治好了，我就真有神經病了。」

　　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　　「因為我不是神經病。」

　　婦人吁了一口氣，頗有成就感：「那就對了！」

　　那人搖頭說：「不對！那我就不能在這裡討錢了。」

　　婦人音量大了：「你為什麼要討錢呢？」

　　那人平靜地說：「因為我是神經病！」

　　婦人大呼：「你不是神經病！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咦？不是神經病的人會這樣做？」

　　那位婦女唇焦舌敝，氣呼呼地走了。

　　有個小年青不服氣，接下去說：「你是裝的，不是真有神經病。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為什麼我要裝神經病？」

　　青年說：「因為你想偷懶，不勞而獲！」

　　「你看我這種偷懶，一天能賺多少？」

　　「不知道，看運氣吧！」

　　「一個上午，我只要到五毛錢，還不夠買一個甜甜圈！可是從我睡覺的地方走過來，要花三個甜甜圈的精力，你說這叫偷

懶？」

　　「那你說叫什麼？」

　　「神經病！」

　　年輕人又被打敗了，另一個人接著問：「你到底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　　「我告訴你，你會成全我嗎？」

　　「可能吧！你說說看。」

　　「我是昏庸糊塗、頭腦不清、要錢討飯的神經病！」



　　「可是你頭腦清楚得很呀！」

　　「真的？」

　　「當然，我為什麼要騙你？」

　　「好極了！」

　　「什麼好極了？」

　　「又多一個神經病了！」

　　丁一越聽越有趣，這人分明別有企圖，如果看不清他的目的，只在語言上扯來扯去，到最後都是胡說八道。他再看此人，神蘊

氣斂，分明不是個簡單人物。如果是個高人，自己絕對不能錯過。

　　當然，丁一利用神通，馬上就能看透對方。可是多年來他不用神通也活得很好，甚至可以說活得更自在。久而久之，他幾乎忘

了自己還有神通了。

　　丁一走上前去，把口袋裡僅有的二十多塊給了那人，回頭就走。

　　過了兩條街，有人從後面追來，拍了拍丁一的肩膀。他回頭一看，正是那個乞丐，他把錢塞還丁一，說：「我不要你的錢！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神經病！那你要什麼？」

　　「我要證明人是殘忍的、無知的。」

　　「何必證明？人已經夠可憐了！」

　　那人驚訝地說：「你也有這種看法？」

　　「不是我這樣看，這是真相！」

　　「你怎麼這麼肯定？」

　　「人一出生就是無知、殘忍，只顧自己，是吧？」

　　「不錯！」

　　「每一個人都從無知開始，是吧？」

　　「沒錯！」

　　「那麼誰又有知呢？」

　　「可是人可以學習呀！」

　　「向誰學？向另外一個無知的人學？」

　　那人想了又想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那我是對的呀！」

　　「神經病！你有什麼對的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你把我搞糊塗了！」

　　「你糊塗什麼？」

　　「那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　　「我有個不糊塗的好師父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他不糊塗？難道他不是人？」

　　丁一看他很認真，便說：「這樣說罷，人只要虛心，知道自己什麼都不知道，起碼他已經知道一個真相，就是人是無知的。」

　　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　　「你知道相對論吧？」

　　「聽說過。」

　　「無知是相對的，我比你多知道一點，就可以教你。」

　　那人嚴肅地說：「那我能不能拜你做師父？」

　　於是，丁一收了一個美國徒弟約瑟夫。

　　約瑟夫的父親開了一家罐頭工廠，兒子是銷售經理，他始終無法把銷路打開，被父親逼得走投無路，只好裝瘋賣傻。

　　丁一叫約瑟夫租一間倉庫，先到當地幾家超級市場，把自家出品的罐頭購買了一半，全部囤積起來。

　　超級市場一見罐頭暢銷，立刻大打廣告，加倍進貨。丁一又叫約瑟夫全額收單，減半配銷，超市的採購單位急了，紛紛改以現

金催貨。平時交易他們都採用期票，從一個月至半年不等。罐頭利潤本來就不高，再拖上幾個月，真賺不到多少錢。現在改用現

金，光是利息就多了不少收入，再加上不用貸款週轉，盈利大增。

　　消費者也有一種心理，每天看到堆積如山的罐頭，就認定不是好貨。一看買不到了，心裡就非要不可，而且口口相傳，大家都

搶著要。

　　名氣一大，銷售量就大大增加，生產供不應求。約瑟夫打算用原先買來的罐頭充數，丁一堅決反對，寧願另闢市場，將這些罐

頭廉價賣到其他地方。

　　約瑟夫問：「現在市場上缺貨，為什麼還要花運費賣到別處去？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缺貨不是壞事，萬一我們的策略被人知道，生意就做不成了。」

　　「罐頭成千上萬的，混在一起出貨，人家怎麼會知道？」

　　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

　　「我們沒有欺騙任何人呀！」

　　「問題不在這裡，成大事不能貪小便宜。」

　　「你不是常說，積少成多嗎？」

　　「市場不止一個，要先擴大地盤。」

　　「可是等產量增加了再擴充也不遲呀！」

　　「人的毛病就在這裡，要未雨綢繆。」

　　丁一的策略果然奏效，整個洛城到處要貨，約瑟夫忙得不亦樂乎。公司業務蒸蒸日上，炙手可熱。資金也是物以類聚，錢越

多，累積得越快。銀行經理紛紛找上門來，請求約瑟夫向他們借錢。

　　在約瑟夫苦苦哀求下，丁一成為他公司的幕後顧問，一下子認識了不少財經界的名人。在「吸功大法」下，他又開始學習自由

市場的運作機制，由股票市場到期貨買賣，經常他的判斷力比專家的更有見地。

　　等到環境熟悉了，一切安定下來，丁一才驀地一驚。師父不是說有十年災厄嗎？怎麼日子過得這樣順遂，雖說學習時相當辛

苦，但那也不能算是災厄呀！

　　他熟知陰陽之理，福中有禍，禍中有福，眼前的安逸經常是日後困苦的根源。他對生活要求不高，每天粗茶淡飯，能夠走路絕

不坐車。只是洛杉磯實在太大了，到一個地方，連開車都要花上半天，走路的機會實在不多。

　　他身無長物，住處不過一張床、一襲被、桌椅板凳。約瑟夫每次都忍不住要給他買這添那，他總是說：「不用啦！都是身外之

物。」



　　約瑟夫有點懷疑了，問：「師父是不是打算離開這裡？」

　　「你在人間能待多久？」

　　「就算只有幾十年，也該好好享受一下呀！」

　　「這能叫享受嗎？」

　　「那賺錢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　　「幫助別人呀！」

　　「天哪！賺錢是為了幫助別人？」

　　「當然，我要錢幹什麼？」

　　約瑟夫怎麼都想不通，丁一也總是笑笑，鬼佬就是鬼佬，有什麼道理好講？

　　有天，約瑟夫特別為師父找來一位東方美女。丁一見了，笑得在地上翻滾，美女本是看錢的面子才來的，一看這個情況，錢也

不要了，回頭就走。

　　約瑟夫等丁一笑夠了，問：「師父，您笑什麼？」

　　丁一一聽又笑起來，說：「你出去做生意，在和客戶坐下來喝咖啡的時候，心裡一個勁想著：快把錢拿來！快把錢拿來！你說

好笑不好笑？」

　　第二次，約瑟夫說服了一位良家婦女前來，丁一仍是笑得打跌。事後約瑟夫埋怨不已：「師父！您讓我很難做人，人家不是為

錢而來，您又笑什麼？」

　　「你沒見我五短身材、貌不驚人？我生下來就不是那種料子，你不用替我操心。」

　　「我覺得您正常得很。」

　　「神經病！你打算把我推銷出去，是吧？」

　　「師父！我是那種人嗎？」
　　「那你就是要把她推銷給我！」

　　「可是，男人怎能沒有女人呢？」

　　「我不懂，為什麼男人非要女人不可？」

　　「誰沒有需要呢？」

　　「我沒有！」

　　「那……」約瑟夫眼睛瞪得老大：「您是……」
　　「不是！別亂猜！」

　　「那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「唉！沒有文化的人，好！我讓你到一個地方見識見識吧！」

　　說罷，丁一要約瑟夫盤坐，教他調勻呼吸，然後運用神通，在他頭上一拍。約瑟夫一動也不動，兩個小時後才悠悠醒轉。

　　約瑟夫二話不說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大響頭。此後他不僅不提此事，自己也不再花天酒地，甚至開始吃起素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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